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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 霞

他创办了中国第一家佛教图书馆

兔子一家

点豆种瓜的诗意

皋东僧伽私立图书馆的声名不甚响

亮，但创建人却大大有名，就是《赵城金

藏》的发现者范成法师。他一生充满传

奇，早为世人所熟知，关于他与大藏经的

故事，更是传为士林佳话。然而皋东僧

伽私立图书馆因偏处一隅、少人关注而

鲜为人知。

1911年，范成法师从江苏僧师范学

堂研学归来，出任如皋（今如东）掘港西

方寺第十代住持。此后，他出外行脚募

捐化缘，修掘虹路，建通利桥，造纳骨

塔，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慈善事业。1927

年，他打破不许出卖寺田的庙规，卖出

寺田数十亩，于寺内创建皋东僧伽私立

图书馆。根据孔勤《范成法师行状》记

载：“馆藏佛教大小乘经律论典籍、儒家

经史子集、地方志乘以及各类报刊十数

种等各种图书十万余册，并设专人管

理，对社会开放，在当时当地规模当称

可观矣。”皋东僧伽私立图书馆不仅是如

皋县第一家佛教图书馆，也是中国第一

家佛教图书馆。

两年后，他计划设立一座佛教文物

馆，但师父悉融和尚与他意见相左。不

久如皋县保安团高营长部驻扎西方寺，

有一属员欲出家，高营长指责是范成瓦

解军心，不由分说，将他游街示众。就在

市民嘈杂的议论中，范成悄悄地离开掘

港，来到上海，参加由朱庆澜与叶恭绰等

人成立的上海影印宋版藏经会。为了寻

找古本大藏经，他的足迹遍及陕西、山

西、河南等地。1933年，他在山西赵城县

广胜寺发现天壤间的孤本秘笈《赵城金

藏》，被誉为中国继敦煌藏经洞之后最伟

大的发现。其后，他又在山西青莲寺发

现了隋唐写经、古梵文贝叶以及一批几

近绝迹的《开宝藏》，皆为稀世奇珍。他

参与影印了《宋版碛砂藏》与《宋藏遗

珍》，正如叶恭绰在序文中所说：“采访摄

影，奔驰各地，历三年，悉范成法师之

力。”1936年，他受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

邀请，赴北平主持清代大藏经《龙藏》重

印事务。此外，他还先后集资影印了《入

唐求法巡礼记》《明刻释氏源流下卷》《南

山宗统》《律宗灯谱》《如皋汪氏文园绿净

园图咏》等书，为保存佛教文化与乡梓文

献不遗余力。

虽然常年在外，但范成法师心头始

终牵挂着皋东僧伽私立图书馆，他把所

购买、收集以及参与影印的书籍陆陆续

续带回到西方寺。比如《龙藏》，当时仅

重印了二十二部，请印者不是诸山长老，

就是名流政要，供养之所不是名寺古刹，

就是国之重地。因为范成的缘故，掘港

西方寺也供养了一部。根据相关资料，

当时馆藏书规模达到了十六万册。范成

法师对图书管理也极是用心，他曾认真

地撰写了《皋东僧伽图书馆简章》，分总

则、组织、董事会、各部职员、经费、附则

等六章。根据他的设想，董事会设董事

七人，设主席董事一人。聘馆长一名，下

设总务部、编目部、藏书部、流通部、出版

部、阅览部和宣传部。各部又下设股，如

总务部有文牍股、会计股、庶务股，流通

部有出纳股、购订股、交换股，出版部有

装订股、印刷股、发行股，阅览部有美术

股、典籍股、字画股、碑帖股、新闻杂志

股，人员由馆长聘任。关于各部职责，甚

至什么时间开会，都有明文规定。由于

种种原因，这些并未按照他的设想到位，

但还是尽力实行。据1934-1935年《如

皋县教育概况》所载，该馆有职员三人，

全年固定经费八百元。范观澜先生认

为，皋东僧伽私立图书馆是当时国内除

石窟以外的佛学宝库，它的首次出现，是

对佛学事业的极大贡献。

对于如皋县保安团驻扎西方寺一

事，范成法师始终放心不下，这在今年初

嘉德“叶恭绰旧藏友朋书札文稿”专场中

一封欧阳渐致他的信札里透露了一二。

欧阳渐在信中说：“贵办图书馆请移兵别

驻一事，已与小儿商量，据云准代说项。”

写信时间是1935年10月28日，可知县

保安团驻扎寺内时达数年，已成范成法

师最为苦恼的烦心事。当他得知欧阳

渐之子欧阳格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

任命为电雷学校中将校长（学校在镇

江），又当选中央监察委员，就致函请为

说情，希望将驻军从西方寺移出。谁知

此事刚了，烦事又至——1938年春，日

军一度侵占掘港。该馆停办，图书还好

没受到什么损失。

淞沪抗战打响后，范成法师从北平

回到上海，立即卷入战争的洪流。掩埋

尸体、救护伤员、募集赈济、统理难民，他

废寝忘食，奔走不息，直到抗战胜利后才

回到了西方寺。后来局势越来越动荡，

日子阴郁而暗黄，他离开了掘港，隐居于

武进安家舍德胜寺。解放后，他移锡苏

州沧浪亭结草庵，兼报恩寺住持。此后

他两次当选为中国佛教协会理事，凭着

极高的声誉，还有苏州祝愿世界和平法

会主任委员、市文管会委员、市佛教协会

筹备会主委等社会兼职。

1958年冬，范成法师回到了阔别十

二年的掘港西方寺。在上一年的佛教协

会第二届全国代表会议上，他发宏愿要

编一部《人民大藏经》，得到众多缁素的

赞同，他便汲汲于此。此次回到西方

寺，就是来查找收藏在那里的《龙藏》影

印本。当来到由他创办的僧伽私立图

书馆时，却发现这里的藏书空空如也。

原来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如东县中学迁

进西方寺，因学生需要宿舍，故将图书

馆的房子让出，包括《龙藏》在内的十六

万册图书，被人打捆装了满满三大船，卖

到南通县造纸厂，早已化为了纸浆，所藏

的佛教文物也损失殆尽。一辈子心血化

为乌有，法师心中一片悲凉。不久，寒流

骤至，内外交并，他喘疾复发，徒孙宝惠

想送他回苏州。他淡淡地说：“生有处，

死有地。我自西方寺生，仍在西方寺

终。”12月17日，法师沐浴更衣，跏趺而

坐，于念佛声中至辰时圆寂，世寿七十五

岁，戒腊五十四年。

去年秋，我因写《王燧其人》一文到

如东县图书馆查阅《东院王氏家谱》，发

现馆藏有两册乾隆刻本《杭州府志》，黄

色封面上盖有“皋东僧伽私立图书馆”椭

圆形印章，首页右下角钤一方印，细辨乃

“范成藏书”几个字。这里怎么会有这种

藏书？我心中一动，颇为诧异，因为工作

人员年龄较轻，不知此书来历，虽有不

解，却无处释疑。直到前不久遇到如东

县图书馆原副馆长丛国林先生，向他询

问，才知道其中原委。原来就在七十余

年前那次打包装船准备运往南通县造纸

厂时，如东县工人俱乐部的吴功伟听说

后，赶到船上，拎回了两大捆，《杭州府

志》便是其中之一。吴功伟为如皋白蒲

人，那时还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后

来担任了如东县图书馆第一任馆长。

对于吴功伟老人，我也很熟悉，每次遇

见，总要交谈几句，他绝少谈及自己，故

而从未听他说过此事。如今老人故去

好几年，已经无缘了解其中细节了。丛

国林先生告诉我，关于皋东僧伽私立图

书馆的藏书，如东县图书馆不止两册

《杭州府志》，还有其他一些，昔年他曾

亲手整理过，只因退休多年，名单很难

一下子说全。

于是，我来到如东县图书馆古籍室

查看，这里书籍是按类分放，且无特别标

识，皋东僧伽私立图书馆藏书就散落其

中。还好馆藏古籍并不多，我前后去了

两次，便将范成藏书挑选出来，共十一种

一百七十一本，分别是：《江都县志》，陆

朝玑修，程梦星等纂，清雍正七年（1729）

刻本，存一册（卷十七、十八）；《杭州府

志》，郑沄修，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刻

本，存二册（首卷三至四与九十七至九十

八卷）；《两淮盐法志》，佶山监修，单渠总

纂，清刻本，存二册（二十九至三十二卷

与三十七至三十八卷）；《崆峒山志》，张

伯魁纂修，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刻本，

存二册（卷一、卷二）；《乌石山志》，郭柏

苍、刘永松纂辑，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

刻本，存五册（为首、一、四至九卷）；《重

修南岳志二十六卷》，李元度著，光绪六

年（1880）刻本，存一册（一至三卷）；《颍

上县志》，都龙锡修，李道章等纂，清同治

九年（1870）修，光绪四年（1878）补刊本，

存二册（卷八、九、十）；《樵叟集》，潘荫东

著，民国十八年（1929）铅印本，存二册

（五至八卷）；《观鱼庐稿》，宗孝忱著，民

国二十年（1931）铅印本，存一册（卷上）；

《影印宋碛砂藏》，民国二十三年（1934），

上海影印宋版藏经会影印，存一百五十

二册；《一苇铁船度禅师语录》，释实英等

编，民国影印本，存一册。

确定它们为皋东僧伽私立图书馆藏

书，我是有根据的：如《杭州府志》《两淮

盐法志》《崆峒山志》《颍上县志》等书的

封面钤有“皋东僧伽私立图书馆”椭圆楷

书朱文印，卷内首页右下角盖有“范成藏

书”篆书朱文印；如《江都县志》《乌石山

志》《重修南岳志二十六卷》卷内首页右

下角盖有“范成藏书”篆书朱文印；《樵叟

集》和《观鱼庐稿》封面盖有“皋东僧伽私

立图书馆藏书章”长方篆书朱文印；《一

苇铁船度禅师语录》没盖印章，但有范成

法师的长跋；至于《影印宋碛砂藏》既没

有任何印章，也没有任何跋文，这个不用

多说，肯定是法师从上海带回来的。

虽无什么珍贵的善本秘籍，但仅此

十一种，就有志乘、诗文、佛经诸类，且多

为地方史料，颇有文献价值，由此可推想

皋东僧伽私立图书馆藏书，不仅数量巨

大，而且质量之高，品种之多，是超过当

时一般的综合图书馆的。

那枚“皋东僧伽私立图书馆”椭圆楷

书朱文印很有意思，在印章下方还刻有

这样一段文字：通信处南通掘港西方

寺。为什么在一枚藏书章上刻上通信处

呢？让人不禁想起该馆“简章 ·经费”里

“如有热心人士乐助本馆经费或书籍者，

极端欢迎”的那一条。在幸存的图书中，

有一本《一苇铁船度禅师语录》，此书原

为乾隆刻本，殊为少见，民国二十四年

（1935）冬，此书甫一影印，范成法师即在

首页亲撰跋文一篇。开篇即云“此我西

方寺一苇度祖遗著也”，在介绍禅师种种

传奇经历后，他写道：“景印既竣，谨书之

以告读者。”他多么迫切希望读者来了解

这位清代著名禅师与西方寺的因缘，读

一读禅师住西方寺时所讲的妙语禅机。

此外，我们还发现，那时管理员还小心翼

翼地为书籍加添了一张淡黄色的封皮。

从这些不多的细节中可以看出，范成法

师当年为了征集、保护、推介馆藏图书，

可谓是费尽了心思。

为了古本大藏经，范成法师衲衣麻

履，寒暑历尽，一直在寻经的路上奔波

不息，把细碎的足迹压在辽阔的山河之

上，他的功绩，已经被载进史册。而他

用尽全身气力收集来的图书，却在时间

的碾压下，化为片片飞舞的蝴蝶，散入

遥远的虚空。过去的珍本古籍中，藏

书家往往会钤盖一枚“在在处处有神

物护持”的印章，希望它们能够得到神

灵的呵护。世人皆知僧伽私立图书馆

藏书尽毁，连范成法师也觉得片纸无

存，但谁又能想到，岁月竟然为我们留

下了些许残存，这也许是冥冥中自有天

意。留下这些图书，就是为了告诉后人：

一脉文心，当不可绝。

——皋东僧伽私立图书馆藏书摭拾

我的祖父出生于沪郊一个贫穷的

秀才家。他从小在曾祖父执教的私塾

读书，并协助辅导同学。民国初年去师

范学校进修，取得教师资格，从此一直

担任乡村教师。记忆中，祖父曾动手做

了很多只鸟笼，然而不放鸟，放满了各

种各样的纸包。纸包里有藏菜籽、萝

卜籽、南瓜籽，也有凤仙花籽、夜繁花

籽、鸡冠花籽，还有豆种和大蒜头。他

把鸟笼高高悬挂在房屋的正梁上。

鸟笼通风干燥，老鼠和蟑螂都咬不

到，也不至于霉变。每年开春时，才

攀上梯子把它摘下来，从中挑选合适

的种子，去经营他的菜园和花圃。屋

前屋后总是瓜果满棚。青菜葱翠似

染，豇豆结荚成串。丝瓜、南瓜、冬瓜

的藤蔓四处攀爬，茎叶间可见幼小的嫩

瓜，毛茸茸的随处散落，逗人欣喜。清

晨，看晶莹的露珠从叶片上滑落，自有

一番清澈诗意。

点豆种瓜，本是一种为人津津乐

道，非常有意境的乡村生活。从祖父留

下的书本中，我看到自古以来的诗人吟

豆诵瓜，写下的无数脍炙人口的佳句，

每次读过，都再三回味。

蚕豆，在吴语中称“寒豆”，豌豆则

称“小寒”。我想，这大概是与蚕豆耐寒

有关吧？在江南，隔寒播种豆种，初春

就在田边萌生豆苗了。它在营养生长

期所需的温度比较低，即使遭遇冰雪，

也不太容易冻坏。一旦阳气上升，便蓬

勃舒展绿叶。南宋词人杨万里写有咏

蚕豆的诗句：“味与樱梅三益友”，说明

蚕豆是与樱桃、梅子同时上市的。如今

蔬菜大棚里四季如春,加上物联网越来

越发达，从海南和广东过来的“客豆”，

元宵节后不久，就迫不及待地纷纷造

访。本地产的蚕豆则姗姗来迟，进入厨

房几乎要相差三个月。然而它豆荚饱

满，豆粒糯软，用葱油生煸，就成为一道

难忘的家乡风味。

诗吟豆子，最有名的要数曹植七步

口占的那首五言诗：“煮豆燃豆萁，豆在

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他

以寻常所见的豆子，比喻血肉相依的同

胞之情，形象而又深刻。黑豆，貌不惊

人，苏轼却写下“地碓春粳光似玉，沙瓶

煮豆软于酥”，使它散发出墨玉般的光

泽。王维的“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

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是最受

恋人们追捧的。连红豆都能懂得相思，

何况是人呢？孟淑卿的诗“豆花雨过晚

生凉，林馆孤眠怯夜长”，因豆花预示的

季节变换，让自己心底生出凉意，增添

了一份孤独感。

淀山湖畔的乡下，每家每户都腌制

咸瓜条或酱瓜。讲究些的，选择童子黄

瓜，腌成后呈翡翠绿，透明，无籽，脆而

清香。腌过的瓜不放糖，却仍然有些甜

味。勤俭过日子的人们，常常选择菜瓜

（因为有青绿花纹，俗称田鸡瓜）剖开去

籽腌制，然后将咸瓜条晒出一层白白的

盐霜（让人想起三伏天被汗湿又被晒干

的衣服后背），既硬又韧，却从不霉烂。

这可是婶婶孃孃团团围坐，吃阿婆茶的

好菜呢。

年少时我一直不太明白，祖母腌的

咸瓜条为什么要用很大的牙劲才能咬

下来。成年后才知道，三伏天干活，流

了许多汗水，吃这样的咸瓜条是最适宜

的。从前淀山湖畔的一些人家种远田，

早晨摇船出门，晚上才能回家。带着咸

瓜条和厚粥，哪怕是湿漉漉的黄梅天也

不会馊掉。生活方式，总是一种与环境

磨合，既进取又妥协的结果。今天我们

推崇的“原生态”，对于祖辈来说，原只

是一件身手相传的事。

瓜，也是诗人们热衷于描绘的题

材。比如黄瓜，陆游曾写道：“白苣黄

瓜上市稀，盘中顿觉有光辉。”苏轼以

一首《浣溪沙》描绘：“簌簌衣巾落枣

花，村南村北响缫车。牛衣古柳卖黄

瓜。酒困路长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

茶。敲门试问野人家。”黄瓜居然在夏

日乡村风情中唱起了主角。西瓜，在

从前不懂得暖棚种植的江南，只是盛

夏季节才会上市，人们把它沉浸在井

水里，用于降温解渴。也许是比较珍

贵，杜甫称之为“瓜嚼水晶寒”。黄山

谷写下了“藓井筠笼浸苍玉，金盘碧箸

荐寒冰”，王可则说，“一片冷裁潭底

月，六湾斜卷陇头云”。吟诵这些诗句，

即使没有品尝到西瓜的冰脆甘美，唇颊

间早已悄然生津了。

《诗 · 陈风》中的一句：“视而如荍，

贻我握椒”，写的是荞麦。同样写荞麦

的，还有喜欢作田园诗的范成大的作

品：“落日青山都好在，桑间荞麦满芳

洲。”平易，朴素，自如，却描画出了令人

向往的情景。沈约的诗句，写的是吴地

的水生植物茨菇：“结根布洲渚，垂叶满

皋泽。匹彼露葵羹，可以留上客。”茨菇

出自湖滩淤泥，滋味独特，足可用来招

待贵客，难怪被今天的人们称为江南

“水八仙”之一。陆游堪称是诗人中的

美食家，尤其嗜好螃蟹，写有上百首螃

蟹诗。他把目光投向胡葱时，却也别具

意味：“瓦盆麦饭伴邻翁，黄菌青蔬放箸

空。一事尚非贫贱分，芼羹僭用大官

葱。”有一类胡葱称为大官葱，显然陆游

是借以讽喻社会的高下贵贱。

辛弃疾的一阕《鹧鸪天》，以跳荡的

视觉和华美的笔墨描写乡野，落脚点却

在一茎茎荠菜：“陌上柔桑破嫩芽，东邻

蚕种已生些。平冈细草鸣黄犊，斜日寒

林点暮鸦。山远近，路横斜，青旗沽酒

有人家。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

菜花。”——春在溪头荠菜花，仅仅七个

字，我们的心头就已经被春意铺满了。

前些时候，我去看望儿时的一个淘

伴。他陪我在城东的湿地公园走了一

圈。我无意间发现了几丛水上野草，蔓

生葡萄状的枝叶，优雅地摇曳，别具风

姿。他告诉我，这是水上一枝黄花，学

名黄花狸藻，没有根，在水面随处漂

流。到了夏天，便开放出黄色的花朵。

当幼小的昆虫碰到它的绒毛，会随水被

吸入它叶器的捕虫囊，成为它的美食。

达尔文曾经详细叙述过它的瓣膜，说瓣

膜的后缘可以开闭，溜进囊来的虫子想

使劲把它推开，却怎么也出不去了。

当年的淘伴，前些年读了农学院，

主修植物学，退休后依然在农业示范区

工作。他们以二十四节气为序，编了厚

厚的一本植物图册。除了精美图片，大

部分页面还用《诗经》《本草纲目》《礼

记》来诠释花草瓜果蕴含的文化。那些

植物，就诗意盎然了。

大橡树底下住着兔子一家。

严格说来，那是一大家族野兔子，因

为繁衍太快，模样上早已分不出长幼秩

序。不下雨的时候，兔子们从地洞里钻

出来，大多是灰毛色，也有黑灰相间和灰

白相间。有时一只灰兔子刚钻进去，马

上又钻出来一只灰的，也不知是不是刚

才的那只。浑身雪白的兔子格外显眼，

所以看得清清楚楚，一直只有两只，一只

大，另一只小些。

不上学的日子，我们常跟着孩子一

起去看兔子，带着从英佰瑞超市里买的

胡萝卜。兔子们喜欢胡萝卜。橡树四周

围了一圈高高的栅栏，胡萝卜都从栅栏

外面投进去。有的小孩很疯，投炸弹似

的投胡萝卜，兔子们飞快地跳开。有的

小孩力气小，胡萝卜丢进栅栏，都落在自

己脚边。兔子们也不着急，等人走开了，

它们再过来把胡萝卜叼走。

这个兔子家族住在这里有多久了，

谁也说不清楚。但只要说起去看兔子，

大家就知道是这一家。栅栏围出的地

界，大约有八九米见方吧。绕着它走一

圈，到处都能看见兔子的身影，有的在树

根旁，有的在草丛里。野兔子体型偏小，

不走动的时候，一眼不容易看见。看见

了，忍不住喊起来：“瞧，这里也有一只！”

住在剑桥的朋友珍妮笑我们太外乡

人了。野兔子在剑桥是很寻常的动物，

就跟野鸭子似的。走过附近的田野，常

会看见一两只灰色的野兔子跑跳着掠

过。上学路边的林子里，也能看见野兔

子的身影。但离房子这么近，又是清清

楚楚这么大一窝，在我们眼里还是少

见。人少的时候，兔子们会走到离栅栏

比较近的草丛，叼起一根留在那里的胡

萝卜，用两个前爪抱住，快速啃吃。吃

着吃着，又忽然停住，翕动嘴唇，毛茸茸

的耳朵转来转去。它们的眼睛像两粒

亮晶晶的纽扣。看着它们，自然就会想

起英国儿童文学作家比阿特丽克丝 ·波

特笔下著名的彼得兔，也会想到她为什

么能把彼得写得和画得如此细腻传神。

《彼得兔的故事》里，彼得擎着一根胡萝

卜咬嚼的神情，跟这里树下的兔子简直

一模一样。

爱丁顿社区客居的孩子多，每次我

们去看兔子，都会碰上别的小孩。有个

五六岁的小姑娘，她家就住在大橡树旁

边那一幢楼里。看见我们从栅栏外面努

力张望，想看清大树下的兔子洞到底在

哪儿，她骄傲地指给我们看：“就在那

里！我从楼上看见它们从洞里走出

来。”她颇尽地主之谊地陪着我们在栅

栏边走了一圈，蹦蹦跳跳地，说了许多

关于兔子的话。我们问她，这树下到底

住着多少只兔子呀。她想了想说，可得

有二三十只吧。

有一群孩子，都戴着头盔、骑着单车

来，一起在栅栏边停车，一起看兔子。这

一群小孩十来岁光景，还未步入青春期

的深沉，神情鲜亮，言语活泼。他们一边

看，一边嘁嘁嚓嚓地说着话，这些话跟兔

子也没有什么关系。说完了，他们一起

跨上单车，朝另一个方向驶去，跟一阵风

似的。

有个孩子，总是一个人来看兔子。

栅栏边遇到了，我们跟他打个招呼。他

会腼腆地笑一笑，低下头仍旧去看他的

兔子。他专爱喂的是那只偏小的白兔

子。天色稍晚，他妈妈会来喊他。见到

的次数多了，妈妈也会腼腆地跟我们笑

一笑。他们一起离开，母子俩的身影渐

渐合入暮色中。

晴朗的周末，朋友蔓思一家来爱丁

顿溜达完回家，路上正好经过大橡树。

我们有时送他们到大橡树旁。他们家的

男孩德鲁夫带着我们家小子忙着去喂兔

子，留下大人们倚着栅栏，沐着晚霞，闲闲

地说话。蔓思原来当的牙医，是父母帮忙

择的职业，但她天性热爱艺术，所以辞了

薪酬丰厚的原职，在剑桥大学的艺术学院

攻读硕士。她是个可爱的理想主义者，我

们一聊起来就停不下来。看我们只是原

地站着，兔子们也跳过来，在一旁认真地

听我们说话。往往说着说着，天色就暗

了。大小朋友于是相互道别，回家。

大人很少单独来看兔子，但似乎也

有。穿着短短的工装夹克，看着像旁边

超市或工地的工人，站在栅栏边抽着烟，

看看天，看看地，也看看兔子和来看兔子

的人们。一支烟过了，他也消失了。

难得有时候，大树下没有别人。我

们就站在栅栏外面，静静地看兔子。大

橡树不远处，社区的另一片新房正在建

设中，巨大的吊机悬在半空，机械臂缓缓

地转来转去。兔子们不管这些，照旧在

自己的地盘里安然出没。有一次，眼看

着树洞下钻出一只又一只兔子，接连十

来只，都跳跃着隐没入四下的草丛。忽

然从哪里传来一声震响，它们纷纷奔向

洞口，流水似的往里钻，一忽儿工夫便不

见了踪影。兔子们跳跃的身影仿佛还在

眼前，望着突然静默下来的神秘洞口，里

面现在正发生的一切，实在引人遐想。

那一刻，我恍惚领会了刘易斯 ·卡洛尔为

什么要让一只兔子来做爱丽丝的导引，

又为什么把爱丽丝的冒险通道安排在大

树底下的兔子洞里。


